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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英敦
裘古亭先生是一位热爱书法，

喜欢楹联的长者。因年事已高于

2018 年 12 月与世长辞，享年 89
岁。生前他曾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

会员，中国书画院院士，笔名衣丁，

别号芦溪田夫，在裘村镇一带颇有

盛名。镇里的“益民陵园”石碑和牌

楼两侧对联、裘一村文化礼堂中乡

贤简介等都留有他书写的墨宝。

裘古亭先生一生钟情书法，平

时专心临帖，学习、模仿古代书法家

的各种字体，即使年至耄耋，仍专心

耕耘书法。每当我提笔习字之时，

总会想到他的为人，我与他亦师亦

友，关系融洽，缅怀往事，感慨万千！

裘古亭先生出生在裘一村一户

普通的农民家庭，解放前，因学校校

舍被日伪军占作营房，只读了三年

小学的他失了学，回村放牛务农。

1950年初他参加工作，先后在裘村

公社、后琅公社、浙江船厂等单位任

过职当过文书，后因身体原因，于

1982 年 4 月病退返乡。为冶性养

身，他立志自学书法和律诗楹联。

裘古亭先生对书法颇有研究，

作品曾参加各类比赛并多次获奖，

目前有 20余枚国家级的金银铜奖

章保留在他女儿处，是继裘村镇书

法名家裘然之先生之后的又一位草

根书法家。除了能熟练书写草、隶、

楷、行等字体之外，裘古亭先生还根

据自己的学习体会编写教材。他平

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对登门求学

者一概热情接待，一视同仁，在教学

中他对学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可

贵的是，几十年来从未收取过培训

费。我也常去他家请教，有时还拿

了习作请他指点，他的身教言传，使

我进步飞快，获益匪浅。

裘古亭先生在楹联方面的造诣

也很深。他有多幅楹联被《开国元

帅颂》《情系中华》等诗联宝典收录

出版。更可喜的是，通过习字、作

诗，他的身体也逐渐康复，曾撰写过

一副自勉联：“习书不在求名利，提

笔总为益世人”，以激励后人奋进。

裘古亭先生虽然已离我而去，但

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乐于奉献

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缅怀裘古亭先生

夏传德
陶器，在石器时代已经出现，

作为一种生活用品，具有悠久的

历史。旧时农村家家户户都离不

开陶器，缸瓶甏、罐罇壶，只要想

得到的，都有陶器制品。五花八

门的陶器制品方便着人们的日常

生活。因此，那时制作陶器的缸

窑厂很多，诸如奉化一陶的西圃

缸窑厂、奉化二陶的畸山缸窑

厂，这些规模都比较大，还有东

南陶器厂，社家窑厂、赵婆山缸

窑厂等。

陶器制品种类繁多，按体积

有大件小件之分。大件有大缸、

笔筒、乐圆。大缸中间胖，笔筒上

下直，乐圆介于两者之间。大缸

又可分成七石缸和五石缸，分别

可盛七担水和五担水。笔筒缸，

分大小五档，大号可盛三百来斤

水，小号可盛一百来斤水。乐圆

缸中的大乐圆可盛百来斤水，小

乐圆可盛五十来斤水。小件主要

是瓶甏罐罇之类，诸如茶瓶、油吊

甏、汤罐、有盖罇等。

民以食为天，先讲厨房三

关。厨房三关，指的是水缸、镬、

灶。水缸，屋内有吃水缸，一般用

五石大缸；屋外的天水缸一般用

七石大缸。大缸因其上青釉，又

多用于酒厂酿酒，所以俗称青酒

缸。烧饭的灶，也有用陶器做的，

叫镬，就是缸灶。缸灶最简便经

济，一般是临时将就用的，所以有

“家里烧缸灶，外面撑好佬”之说。

天水缸，顾名思义，就是盛雨

水用的。雨水顺着瓦片屋檐流入

缸内，有时一场大雷雨就能盛满

一缸水。天水缸又称太平缸，那时

没有自来水，万一发生火灾，人们可

取用天水缸水灭火。

咸菜是农家长羹，每户人家都

要用乐圆腌咸菜。大户人家要贮上

百斤，就用大乐圆，小户人家用小乐

圆贮几十斤，集体单位食堂则用大

缸。

用灶烧饭做菜，烧柴草自然有

灰。灰又是农家肥料，所以也要有

缸来储存它，储灰的叫灰缸，又称火

缸。火缸用处很大，可为小孩煲粥，

阴雨天气用来烘干衣物，早先没有

火柴时，还可用来引火。

厨房里的陶器制品颇多，汤罐、

盐甏、盐肉甏、盛蛋的蛋甏、孵豆芽

的豆芽甏、盛汤果粉的汤果甏，还有

煨粥罐、煎中药的药砂罐，盛开水的

是茶瓶，茶瓶有嘴、有耳朵，可用绳

拴住两只耳朵，手提着送到地里供耕

作者饮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有吃使有拉，大小便，就需要粪

缸和尿壶。

粪缸是家家必备的，一般都用大

缸。过去农村没有抽水马桶，大小便

就去粪坑，晚上便在尿壶里的小便，

早上起床去倒掉。说到尿壶，还有一

个非常形象的谜语：“壮又壮，胖又

胖，背上生条档，挡着就会唱”。

旧时，农村生活简朴，现代人看

来很粗俗的陶器用品，那时的人们却

非常珍惜。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家户户用上了

电，装上了自来水，进行厕所改造，那

些家用陶器用品逐渐退位，被精美的

塑料、铝、不锈钢制品所代替，不过上

了年纪的村里老人仍能如数家珍，一

一道出早先陶器时代的故事来。

点数旧时家用陶器

陈宗曙
我有一间祖传老屋。

祖父在老屋抚养大了二子二

女，父亲抚养大了一子二女，我抚

养大了一子四女，三代人对老屋

情有独钟。直至 1990年仲春，我

才依依不舍地乔迁新居。弹指一

挥间，已近 30个春秋。现在，我

经历岁月的磨练，老了，老屋也经

历 300 多年的风风雨雨，旧了。

每每重返老屋，便会触景生情，过

往的岁月在脑海中翻涌。

老屋在古村马头老酒坊阊门

内，阊门内有近 40间楼房、10间
平房，间间栗树栋梁，梓树横条，

杉树屋柱，户户斗拱结构，具有

“墙倒屋不倒”的清代建筑风格。

院内五个天井、青石铺地。两个

厅堂，高大宽敞。六道马头墙，高

高耸起。大门花岗石框，飞檐翘

角，气势雄伟，古朴美观。当地有

句戏言：“前世修到，马头老酒

坊”，意思是说前世修了足够多的

福报，今生才能住马头的老酒

坊，因此我为有这样的老屋而感

到幸运和自豪。

现在，老屋已无人居住，里面

放着几代人用过的大大小小、形

形色色的家什：陈旧木床、笨重衣

柜、抽斗八仙、果桶提桶、竹箩竹

簟，以及扒纱车、纺纱车、打麻车

等，上面均已布满了一层厚厚的

灰尘，老伴说这些已是古董了，要

留给下辈人看看，是宝贵的传家

宝。

父亲年轻时，家里吃饭的人

多，住房也紧张，就在老屋西边的

空地上造了一间小屋（称之为“批

檐”）做厨房，打了一坛又高又大

的三眼灶，放置一口“尺六”、两口

“尺八”锅，分别用于煮菜、煮饭、

煮饲料。那时我们一家八口人，

一人每餐两碗饭，就得十六碗。

加上蒸芋艿、番薯等杂食，有时在

“尺八”锅上面还得垫上用稻草做

的圈垫（“镬里笼”），再盖上锅盖，

高高耸起，远望似个“小碉堡”。

灶头的一角是一口水缸，旁边是

一只竹制羹橱，下层摆碗碟，上层

放小菜，再旁边是一口咸齑缸，里

面的雪里蕻咸齑是全家人的下饭

菜，燥咸齑拌上半勺猪油，就是塞

饭榔头了。

记得有一年，父亲买来一只

杂交小白猪，他把猪放到灶间，点

上一支香，毕恭毕敬地向“灶神

爷”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猪长得像灶头一样大。”我在一旁

暗暗发笑，说这是迷信。父亲却

严厉地训斥：“你晓得个屁，阿拉

全靠灶神爷。”说来也巧，那只猪

养一年，到供销社卖掉，一称竟有

365斤，全家人喜出望外。第二年，

父亲又买来一只本地小黑猪，照例

先到灶神爷地方报到。结果，养了

一年一个月，只有 120斤，全家人垂

头丧气。之后，父亲就不相信灶神

爷了。

老屋在大院西夹厢的最后一

间，小天井里有一个用石条砌成的

长方形花坛，四个石柱上有四只威

武的石狮子。每年春秋时节，花卉

茂盛、蜂蝶飞舞，为老屋增添了几分

秀色，好不惬意。但生活在老屋也

有诸多不便，比如挑水。我小时家

里吃水用水全由身强力壮的父亲一

人承担。后来，父亲老了，我长大

了，于是我接过父亲用过几十年的

毛竹扁担和两只杉木水桶，承担了

挑水的任务。家离水井有一段长长

的路，到了院子，还需跨 4道石槛，6
个石阶，过两条昏暗弄道，东撞西

撞，每挑一担，我总气喘喘，腰酸

酸。有好几次，我一脚踏在横卧在

弄道上的肥猪身上，猪蹿、人倒、桶

裂，成了“落汤鸡”，真是“谁知缸中

水，滴滴皆辛苦”。后来，我们在灶

头边挖了一口小小的井，挑水的负

担就轻了许多。

老屋曾受过一次惨重的创伤。

那是 1956年农历六月廿五，一个

12级强台风在象山港登陆。半夜

时分，暴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大

地，老屋瓦片被掀翻，大墙被刮倒，

烟囱被折断，屋内雨水如注，吓得我

们一家人手足无措，躲在八仙桌下过

了一夜。台风过后老屋已是百孔千

疮，一片狼藉，父亲东挪西借，凑足资

金，将屋子修缮一新，老屋才恢复了

元气。

时过境迁，前几年村里挖掘马头

村的历史，发展乡村旅游，这些老屋

也“沾了光”，族人出资出力重修了古

宅大院，老酒坊展了新颜，去年还被

评为“宁波市最美民居古宅”，我的老

屋也成了“非遗作品陈列室”，参观的

人络绎不绝。一日，我在老屋门口编

织草鞋，来了大批在甬的外国学生，

其间有位高鼻梁长个子的乌克兰女

学生在门前驻足良久，用相机拍下了

老屋古朴的门窗和陈旧的家什。然

后，她要了一双草鞋，我替她穿上，她

很亲热地俯下身子拥抱了我一下，羞

得我满面通红。离开时，她笑盈盈地

用俄语说：“司罢先罢（谢谢）。”我也

用俄语回敬她：“达司维大尼亚（再

见）。”又有一年，老屋被布置一新，电

影《雏鸟的天空》在此拍摄了宝贵的

镜头。又过半载，电影《烛仙》也在老

屋取景，我看后更是喜不自胜。

漫漫天地，悠悠岁月，老屋已有三

百多岁，如今它焕发了新的活力，被外

国朋友参观，被搬上银幕，展现在世人

面前，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老屋记忆

陈大甫
五百岙位于松岙东北 5 公里

处，是奉化境内最东端的村庄，《忠

义乡志》称：“其地以山多岙，因名。”

近日，我与同村几位老年朋友结伴

去了那里。

在松岙公交站乘 288路公交，

过了湖头渡，就是五百岙。从五百

岙公交站到五百岙村，还有 3里多

路。路是村级公路，沿五百岙溪一

路向北，路旁的稻田多数已改为水

产养殖塘，每只养殖塘都有喷泉式

水柱在喷水，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

道景观。同行的一位老人说，一塘

清水时间长了水体会缺氧，养殖的

鱼、虾、圆蛤会缺氧而窒息，喷水使

水体流动，所以也叫增氧器。

沿溪多古树，多数是枫杨，其中

也有钉了木牌的古树。村前有座古

桥，名集成桥，为石砌拱桥。因溪

小，桥亦不长。桥面卵石铺就，两边

没有栏杆。过去此桥一直是小溪两

岸的交通要道，现在集成桥左右各

建造了水泥平桥，可以通汽车，集成

桥也就成了过去的风景。

村口古树丛中有一座门楼，形

式是溪口武岭门的缩小版，门楼三

开间，中间是门洞，进村道路从这里

穿过。左右各一间敞开，有水泥长

凳供村民休憩。门楼北侧有扶梯，

可拾级而上，凭栏观望村前景色。

有额“五丰”，因 1957年五百岙村有

五丰农业社，故名。

五百岙溪穿村而过，把村子分

成东西两片。溪上有多座桥梁连通

两岸，溪流潺潺，常年不竭，其源头

五百岙水库蓄水量 1 万立方米以

上。这常年欢唱的溪水使村子充满

了灵气。

房子以村西为多，多数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后建造的，但仍可见

到不少老屋，砖墙木结构，重檐二

层。村中还有一个广场，可能是集

体化时期的晒谷场。村子东片多是

现代建筑，其中几座别墅式房子不

逊于城市，可见这里的村民生活很

是富足。

五百岙村有多条古道，百坑岭

古道、火把岭古道是通往鄞州塘溪

和卢蒲的，东嶂岭古道的岭巅，据说

还有明清时期的烽火台遗址。这些

古道位于山溪峡谷，两岸山高林密，

春秋时节随着季节的更替植被会产

生色泽变化，构筑了古道优美的自

然景观，因此颇受登山客的推崇。

五百岙的东山坡有座颇有名气

的寺院菩提庵。从村中广场北望，

绿树丛中一道明黄色的围墙十分醒

目。沿着山道信步前往，坡度不小，

但可以行驶汽车。中途有一六角凉

亭，名净修亭，看亭中碑记是 1997
年村民集资建造的，有联“亭对古刹

迎来客，步入寺中脱尘埃”。1987
年著名武僧海灯法师曾到访菩提

庵，菩提庵大门的匾额就是他手题

的，落款“戊寅孟夏，海灯敬题”。庵

内天王殿的匾额由佛教界泰斗明旸

法师在 1992年题写的，而大雄宝殿

匾额系中国佛协赵朴初会长手笔。

菩提庵依山势而建，故每幢殿宇间

落差很大，从天王殿到大雄宝殿需

走二十几级石阶，庵内清净古朴，草

木深深，既有百年大树，又有成片竹

林，如果不是香烟缭绕、钟磬梵音，

几疑进入深山冷岙。

原路而返，村前还有一处红墙

黑瓦的古建筑坐落溪东，那是五百

岙庙，祀唐代名将雷万春。庙宇坐

北朝南，四合院式，前后两进。正殿

面阔五间，明间四柱七檩，五架抬梁

带前后单步。山门后设戏台，戏台

歇山顶，施藻井，四柱，红石质地。

左右厢房三开间，两层，单檐硬山

顶，据传为清早中期建筑，现为民间

信仰活动场所。

五百岙之行虽只用了半天时

间，但山、水、村、寺、庙都涉及了。

这个村子不同凡响，不虚此行。

走进五百岙

阮显平
6月 8日 9日，一年一度的

高考如期而至，十年寒窗苦读的

莘莘学子，接受了人生中的一次

大考。那两日校门外排起了汽

车长龙，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校

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在考场奋笔

疾书的孩子，希望自己子女考出

好成绩，这些场景年年相似。

现在的学生基本上是独生

子女，父母给孩子创造了优越的

生活学习环境，给儿女吃得好、

穿得好，希望孩子成为人中龙

凤，每个下午学校放学，校门外

停满了汽车、电瓶车，接送学生

们回家，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自

己求学的往事。我考初中时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弱民穷，能

有书读就不错了，根本没有父

母陪伴接送，自己走路去上

学。读了二年半初中，因三年

自然灾害，家里实在无力承担

学费而退学。当时学校刚成立

不久，教室是一排平房，宿舍楼

下是牛棚，楼上是学生宿舍。

有一天生病发热口干，窘迫的

我只能找了农户家里的水缸饮

水解渴，薄粥能倒映人影，吃不

饱饭，夜自修下课，实在饿得受

不了，吃些母亲给我准备的又

咸又苦的焦藕充饥，后来实在

读不下去了，只得退学，到最后

学校原有的三个班级只能拼凑

成一个班也不到了。这就是我

的初中时代，回家后 16岁的我当

起了农民，用稚嫩的肩膀分担家

庭重担。

等到我儿子上初中，经济社

会发展了，学校造起楼房，建起

了学生宿舍，有了温饱，不再受

饥挨冻。儿子上学时我给他配

了一辆 28吋自行车，钻在三角档

里踏着去，上学路自然顺趟了不

少。儿子比我幸福，考上了温州

商校，毕业后国家分配，成了令

人羡慕的国企工人。

现在国强民富，政府对教育

事业尤为重视，学校里有规模颇

大的现代化教学楼，教室里宽敞

明亮，配备先进的电脑教育设

备，环境幽雅，校园里绿树掩映，

处处生机盎然，教师素质也大大

提高，精心尽心地培育着祖国未

来一代。我的孙女和外孙女，她

们个个就读大学，衣食无忧，上

下学汽车接送，学习条件如此之

好，令吾辈羡慕。

我时常教育她们，现在条件

好了，但是不能忘了老一辈的艰

难困苦，要珍惜现在大好时光，

不能忘了国家和父母的培养，要

加倍努力学习，爱党、爱国、爱

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材。

三代读书郎

■奉邑风情

■心香一瓣

猫趣 丁孝礼 画

荷韵 方孟军 画

■岁月风铃


